











     
    一、傻瓜的节庆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
    二、傻剧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这里我们暂且抛开弗雷泽《金枝》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影响，对傻瓜托
生于经典戏剧舞台上的形象进行考察——不过我们从这一形象仍然可以看出他
作为降神祗灵的巫师、传达神谕的先知和预言者的身影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老迈昏聩的李尔王刚刚把江山社稷分赠给自己的两个口蜜腹剑的女
儿，常伴其左右的弄人（英语原文中即“Fool”）——一个典型的丑角便这样
谐谑地讥刺他的主人：“听了他人话，/土地全丧失；/我傻你更傻，/两傻相
并立：/一个傻瓜甜，/一个傻瓜酸；/一个穿花衣，/一个戴王冠。”（《李尔
王》第一幕第四场）——这段滑稽而尖刻的歌谣无比清晰地勾画了愚昧的国王
和聪明的傻子两个形象互相比照、对立统一的舞台瞬间。弄人可以任意嘲讽、
取笑脾气暴躁的李尔王，但是绝不会因此受到惩罚。而且随着剧情的铺展，观
众会逾发清楚地认识到：其实国王才是道地的愚人，而傻瓜却拥有真正的智
慧。——及至第三幕，黑白颠倒、不明是非的父亲终于自食其果，被用心险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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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两个女儿赶奔在外、流落荒野，不得不忍受命运之狂风暴雨的再次洗礼——
整部悲剧在这一幕完全演变成为一场“傻瓜的节庆”：李尔王已经濒于精神崩
溃，爱德伽也被迫佯装疯狂；还是弄人的话一语中的：“这一个寒冷的夜晚将
要使我们大家变成傻瓜和疯子。”（第三幕第四场）我们还应该对这一幕 后
一场即第七场的情节稍加留意：葛罗斯特伯爵因为护送李尔王出离险境，结果
惨遭康华尔和里根的残害——他的胡须被扯掉，他的眼睛被剜去。这一极端残
酷的场面其实质正是对“临时国王”实行象征性弑杀和处死等仪式表演的再
现：葛罗斯特伯爵充当了李尔王的“替罪人”；剪掉胡须则显然是“傻瓜的节
庆”中施之于“节日之主”的极其独特的僭越行为，而剜去双目在精神分析学
的象征体系中同样意味着去势。——尤其引人深思的事实在于：随着第三幕的
结束，“傻瓜的节庆”以“节日之主”被象征性的弑杀和处死而告一段落，脱
胎于丑角原型的那位弄人便莫名其妙地从剧中消失了。虽然在这部悲剧落幕时
舞台上下已是尸横遍野，善恶势力双方的损失均极为惨重，但是究其根本，
终死亡的只是同一个人——傻瓜。李尔在临终前已经心灵错乱、神志恍惚，他
意指含混地悲叹：“我的可怜的傻瓜给他们缢死了！”（第五幕第三场）这个
“傻瓜”既是指李尔王自己，又是指他的忠诚的小女儿考狄利娅，更是指那个
弄人、那个尽管在两幕以前既已消失、其影象却又无所不在的傻瓜——那个既
“穿花衣”又“戴王冠”的丑角。 
 
